
開放文學  -- 漢文樂團  -- 宇宙浪子
第十二回  蠟炬成灰淚始乾

　　協巴多杰把文祥及胡妁帶到車站，便告別離去了。　　文祥再檢查電腦，果然已恢復正常，方要告訴文娃剛才的事，文娃說：

「這事尊者全告訴我了，我們的系統確實出了問題，有的已經找到了，有的還在檢查。現在，你快到無水河去，千奇在那邊等你。

」

　　無水河在熔爐城東南，胡妁便帶著文祥乘磁浮梭前往。談起方才的事，胡妁對李不俗頗為不滿，她承認他們曾是相知的戀人。

三十多年前，李不俗是個很有志氣的青年，在思想上多有涉獵。誰知到了電腦時代，他漸漸自暴自棄，一天不如一天，胡妁卻是日

進有功，最後兩人只好分道揚鑣。

　　後來，胡妁結婚了，夫妻一同移民火星。想不到闊別了幾十年後，李不俗也到火星來了。感情本來就是很微妙的，只為了一些

雞毛蒜皮的事，胡妁與夫婿分手了。這次胡妁在教主和協巴多杰尊者的開導下，心智大開，急於找人共享，便去告訴李不俗。不料

李不俗也突有所悟，所以才惹出事情來。

　　文祥倒是不以為意，他突破了生死大關，心中更是坦然，隨口問道：「結了婚，沒有孩子嗎？」

　　胡妁卻問他：「你對易經有興趣嗎？」

　　文祥見她支吾其詞，知道其中必有隱情，也樂得岔開：「當然，最近老聽人提起，偏偏我對易經一點概念都沒有。」

　　「我有個朋友很通易理，有空我帶你去和他聊聊。」

　　「你先說說看，易經到底是什麼寶貝？」

　　「易經是一本古代中國讀書人必讀的經典，其實我那位朋友說，易經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說，宇宙的本體是太極，『太極』是最

極端、無邊無際的意思。太極生兩儀，『兩儀』就是指在太極中，兩種相對的極端現象，比如陰陽、大小、黑白、對錯、冷熱等等

各種相對的現象。」

　　「這有什麼稀奇呢？這是常識呀！」

　　「別以為常識是理所當然的，在上個世紀，我這樣說會被人認為迷信！」

　　「怎麼會有這麼愚昧的人呢？」

　　「應該說怎麼人會這樣愚昧！總之，我們學歷史的，把那個時代稱為愚昧時期。」

　　「愚昧時期？不是叫黑暗時期嗎？」

　　「不！黑暗時期是指中世紀，歐洲大陸被宗教統治的時期。愚昧時期則指近世紀，整個人類文明都被人的無知、貪慾主宰的時

期。」

　　「那現在應該稱為夢幻時期了。」

　　「在以往，我們稱之為幻滅時期，自從學了易經，我改稱為未濟時期。」

　　「未既？」

　　「未是未來的『未』，濟是救濟的『濟』，是第六十四卦，代表一個時代的過去，下一個時代的來臨，永遠循環不止。」

　　「我聽說易經是本預言的書。」

　　「不盡然，易經是讓人知道宇宙中有天理，而不是教人預言的書。因為人生始於蒙，昧於知，必須一點一點地從學習中理解。

如果宇宙本來就沒有準則、規律，人生也毫無意義，生生死死，或不生不死，不過耳耳。反過來說，如果有一個不變的規律，人生

當然有意義，只是先決條件是，人不能改變這個規律，否則等於沒有規律。同意吧？」

　　「我舉雙手贊成！」

　　「因此，人生就是一種歷練，是體認這種規律的獨木橋……」
　　「為什麼是獨木橋？應該是康莊大道呀！」

　　「是康莊大道嗎？那怎麼連你我都沒有走通呢？但是千百年來，很多人成功地走了過去，有人可憐我們這些自知愚昧，而又沒

有方向感的人，便設計了易經，讓我們知道個大概。當然，依循這種規律，是可以略知未來。可是一些自以為是，或者腐木而食的

蛀蟲，卻抓住這個機會，利用易經的預知牟取私利。」

　　「那怎麼辦呢？」

　　「這就是易經的智慧所在了，總之，在愚昧時代，人人唯利是圖，由於西方物質文明發達，人類社會就變成了工廠，唯一的目

標是生產。當燃料缺乏時，工廠就由懂燃料的人管理；缺少螺絲釘時，便由管螺絲釘的人負責；下水道不通時，在下水道裡幹活的

人，便搖身一變，成為大大的紅人。

　　「這一來，誰製造的問題最多，誰的風頭就最健，誰笨得把問題解決了，便只好去坐冷板凳。誰把話說得清楚，讓人人都懂，

就代表這人沒有學問。而被公認為有學問的人，經常是不知所云，把事情說得既玄又神。於是第一流的科學家都相信什麼『萬有引

力』！說在物質中心有種引力，互相吸引！他們的神話可多了，說宇宙的開始是一個大爆炸，最後又是一個大收縮，於是宇宙便像

一個小孩手中的大汽球，一下子吹得老大，一下子又收了回去！事實上知識倒是大爆炸了，人的常識也來了個大收縮，妙的是人人

愚昧不堪，又都自命不凡，胡作非為！」

　　「那個時代人智未開，荒唐事太多了！」文祥也有同感。

　　「我說個故事給你聽，太平洋上有個著名的復活島，臨海的地方立了七個高有數丈的石人。我曾經去考察過，其中有一種傳說

很能代表人類的處境。土人說，他們是「樹人」，祖先來自一個很大很大的地方，但是那裡有吃人的野獸和殺人的惡人。有一天，

他們來到這個樂園，島上長滿了一種椰子，結實纍纍。妙的是這種椰子樹，樹幹圓直，樹葉寬厚。於是，他們就以樹為屋，以葉為

頂，以果為食。反正全島都是樹，一棵吃光了，再換一棵。世世代代下來，島上還是綠油油一片，他們的生活可說是平安快樂而幸

福。

　　「他們逐樹而食的結果，有一天終於看到海邊了，這才知道原來樹也有盡頭。大家群集樹頂開會，最後得到兩個結論，一個是

自我控制，限量生育，以保持生態的平衡。另一種意見是向外發展，另外找尋更美好的天地。

　　「由於沒有人願意自我控制，大家便協力砍了樹屋，建了大船，派人出海找尋新天堂樂園。人是一船一船地出去，時間也一年

一年地過去，但一直沒有人回來。有人認為可能是找不到回來的路，應當在海邊豎立一些標誌。他們決定利用山上的石材造一些大

人，鑿好了以後，再以椰子樹幹作滾木，運到海邊來。

　　「大家都很快樂，都認為創造了歷史繁榮的高峰，連這麼高的摩天石像都建得起來，樹人當然有能力建造天堂！不幸的是，造

船、造石像，通通都要砍椰子樹。當他們勉強豎好了第七個石像之後，樹也砍光了，大部分的人都餓死了。」

　　「這是真的嗎？」文祥聽完了，有些感傷。

　　「什麼真的假的呢？過去發生的事，只是一些變化的現象，不是向這邊變，就是向那邊變，然後人才能得到經驗。」

　　「是啊！一切都是相對的。」

　　「既然事事都是相對的，易理就以動靜來解釋宇宙萬事萬物。」



　　「只用動靜？那怎麼夠？」

　　「電腦是二進位的，不就是動與靜嗎？在電腦中，哪件事不是用動靜來解釋的？」

　　「有道理，只是資料很長，人怎麼記得住？」

　　「這就是中國人聰明之處了，我們先不講什麼理論，就算閒聊天吧！我來試試，看能不能猜一猜即將發生在你身上的事。」

　　「你會預言？」

　　「不！我沒那種本事，如果有，我早就達到圓融境界，出入青冥了。我只是略知一二罷了，起碼還能讓你知道是怎麼回事。這

樣吧，我問你幾個問題，你只要回答我一個字，如果你認為答案屬於動的、強的、大的、好的，反正是正面的，你就說『陽』。如

果是靜的、弱的、小的、壞的，你就說『陰』，這樣我就可以解釋易經了。」

　　「但是我怎能確定我的判斷一定正確呢？」

　　「不必管那些，我只是想告訴你，易理基本的規律只是建立在兩儀與三才的結構上。當然，你瞭解越正確、判斷能力越高，預

測的結果就越準！」

　　「真的？好，妳問吧！」文祥興奮極了，他挺了挺腰，準備接受詢問。

　　「你先想好要問的事，當我問你時，只要說是陰或陽就好了。」

　　「好，妳快問吧！」文祥想的是，今天見不見得到衣紅。

　　「我先問內卦，內卦相當於與自己最親近的環境，一共有三個問題，第一個與自己有關，問題是，對你重不重要？」

　　「重要！」文祥不假思索，衣紅當然重要。

　　「好的，重要代表『陽』。第二個問題是，以你而言，能不能控制這個情況？」

　　這個就麻煩了，文祥當然不願意承認他不能控制。可是再想想，他能控制什麼？連想不想她都不能自主，他歎了一口氣，說：

「不能！」

　　「那就是『陰』，第三個問題是，這件事有沒有希望呢？」

　　希望？誰知道！看來是有的，有嗎？文祥想了一會，無可奈何地說：「實在說，我沒有把握，我不知道。」

　　「不知道，那就是『陰』，當然可變為『陽』，必要時可作變卦看。現在再問外卦，你要用大環境的立場來想，千萬不要用剛

才的立場，否則就沒有分別了。好，我問你，這件事對整體環境重要不重要？」

　　整體環境？指的是什麼呢？假定是這次的任務吧！當然重要：「陽！」

　　「好，再看大環境能不能決定呢？」

　　這就難回答了，大環境能不能決定？決定什麼？自己問的是能不能見到她，那當然是大環境所決定的：「陽！」

　　「最後一個問題，這事符不符合大環境的希望？」

　　大環境的希望？自己想和衣紅見面，大環境當然可以算上電腦一份。電腦希望自己與衣紅見面嗎？為了查明那個龍符，答案是

陽。如果只為了自己想見她，那麼在當前還有其他任務的情況下，答案則是陰。到底該選哪一個呢？

　　文祥天人交戰了片刻，自己也覺得好笑，這不過是個遊戲，有什麼好認真的？就算自己有私心，硬把陰說成陽，那又怎樣？

　　「陽！」

　　「好極了，我剛才問了六個問題，各為一爻，總共是六爻。實際上這六爻是由兩個三才結構所組成，爻由下往上長，就是生

機。但我們讀爻時卻是由上而下，依順序來看，上卦的三才是陽陽陽，對八卦而言，是乾卦。下卦的三才是陰陰陽，稱為震卦。上

下卦合用，八八六十四，共有六十四個複合卦，再查易經，乾震為『無妄卦』。」

　　「你是說無望？」文祥大失所望。

　　「不，你聽錯了，是無妄之災的無妄，不是毫無指望的無望。」

　　「啊！有災難？是誰的災難？」文祥急了。

　　「別那麼認真好不好？由於人沒有先見之明，易理最大的弔詭就是不論準不準，都有好處與壞處。如果預測得太準了，人會喪

失主見，落入迷信。如果預測的都不準，人便會遁入虛無，找不到人生的方向。」

　　「那麼你預言吧！」

　　「你要先告訴我問的是什麼，否則我無從回答。」

　　「我問的是，今天會不會見到一個人？」文祥說時臉都紅了。

　　「嗯，是位女性。」胡妁在她的電腦上撥了幾下，看著顯示器說：「根據易經的解釋，只要你順天而行，沒有私心就好，否則

有災。」

　　文祥心中一動，如果沒有私心，他最後應該選陰，選陽當然是私心作祟。這下子他真急了，問道：「有什麼災？嚴不嚴重？」

　　「無妄之災嘛，嚴重是不嚴重的，但各人的定義不一樣。」

　　「能不能說詳細一點？」

　　「我說過，我只是介紹一下怎樣預言，你不能太相信。」

　　「是，我不相信，妳說吧！」文祥急切之情，已形之於色。

　　「好吧，理論是這樣的，易經六十四卦只是大類，內外卦相互影響。剛才的解釋，相傳是周文王所著，是古人遵循的一種做人

做事的道理。當一個社會上，人人都遵守同一種規律時，自然就成為一種可以判斷的方法。

　　「然而易理之微妙，卻在於它真正符合宇宙的規律。這規律有四個：第一，我們知道能量與距離成反比，所以爻與爻越接近

的，必大於爻與爻較遠的。第二，爻有陰陽之分，陽動陰靜，動強於靜，所以陽強於陰。第三，既然有位置，就有位能，六爻的位

能以單數為陽，雙數為陰。設一、三、五位屬陽地，二、四、六是陰位。俗謂『強龍難壓地頭蛇』，所以如果在陽得陽位、陰得陰

位時，能量要加倍，否則減少。

　　「最後是現實問題，強者欺負弱者，弱者依賴強者。總而言之，共有位、應、比、中爻等判斷條件⑤，統一研判，即可預言。

」

　　「別談理論，告訴我結果吧！」

　　「綜合判斷的結果，以今天來說，應以下卦為主。陰爻代表陰性，分據二三爻，二爻得位，表示是現場的我。三爻陰據陽位，

只能算是過客，應該就是你想問的對象了。再說此陰在陰之上，是『乘陰』，陰乘陰無力，表示你最多只能看到。而『扶陽』在

上，表示不可能得到……以本卦而論，你的對象可能是『可望而不可及』！」
　　「那是說今天見不到？」

　　「很難說，大概如此，前面說過，易經不是給我們應用的。」

　　「為什麼第二爻不是她？」

　　「我能力不足，只能說我知道的。如果第二爻的陰爻代表你想見的對象，第一是與現實不符，因為一、二兩爻目前相距最近，

第三爻還未出現。其次，如果她乘你之上而得六二正位，對你將更不利……」
　　文祥聽了，心中頗感不快。他原本只是好奇，胡妁也一再言明，預言未必正確。但是人的心理很奧妙，真假是一回事，心中的

需求卻是再現實不過的。



　　文祥只好敷衍道：「哪有這麼巧的事？世界上有多少人？每秒鐘發生多少事？憑這六爻又能代表什麼？」

　　胡妁也同意：「是呀！所以並不是人人都相信易經呀！還有個變卦是第三爻陰變陽，乾離『同人』卦……」
　　胡妁見文祥不太高興，猜想自己很可能已說中要害，乾脆閉口不言了。文祥心裡很矛盾，他很想瞭解易理，為了他的任務、對

不二老人的好奇，還有對預言的嚮往。但是他希望見到衣紅，也希望聽一些吉利的話。文祥是個人，又剛好陷入戀愛的漩渦，一聽

到壞消息，潛意識就緊釘著他，專門想一些不利的結果。生死是一回事，不過一剎那，但是那魂牽夢縈的情絲，卻是無邊無盡的折

磨。

　　文祥還在想另外一點，他不知道那最後一爻，在他私心的扭曲下，究竟有什麼影響？姑不論這個預測的真實性如何，為什麼自

己會有私心呢？尤其在這種不關痛癢的遊戲上，自己居然還選擇了欺騙自己的答案！

　　他好意思再問嗎？承認剛才有私心嗎？當然可以，但又為了什麼？想見到衣紅？希望胡妁告訴他，衣紅就在前面等著他？

　　文祥望著窗外景物如飛一般向後退去，火星上的房屋有個特色，就是屋頂特別厚重，這和月球上的建築很類似，因為重力小，

建築物承載的壓力不足，必須加蓋數層。再加上火星的土壤含有大量的過氧化鐵，色澤暗紅。在高壓高溫下煉製的土磚，不僅整齊

劃一，堅固耐用，而且略帶一點果凍狀半透明的色澤。因此，所有用這種火星磚築成的房屋，遠遠看去，很像一個由大塊紅玉雕塑

而成的藝術品。

　　火星上到處都是紅色，連天空也是紅的，文祥觸景生情，更是無法遏止心中的那一點紅。今天真的見不到她嗎？胡妁明明說是

可望而不可及呀！可是胡妁又懂什麼呢？就憑這樣簡單的一問一答，什麼爻呀爻的，就能決定衣紅出不出現？

　　途經幾處院落，居然也有一些高大的樹木。只是那種綠色，在一片火紅的背景中，顯得怪異不自然。萬紅叢中一點綠，文祥腦

中只有一點紅。

　　這裡沒有公路，由於二十世紀汽車肆虐，遺禍無窮。在新世紀裡，要想掌握那種開快車樂趣的人，必然是停留在夢中，或者正

在網絡高速公路上，利用虛擬實境的速度感，在虛空中競逐無邊的快感。

　　和所有的電腦城一樣，社區到社區之間，都是利用地下的大眾捷運，但在地廣人稀之區，中距交通也有採用高架式的。在火星

上稱為磁浮梭（地球上則沿用「車」的概念，稱磁浮車），每車有四節，每節有二十幾個座位。軌道高度約三十多公尺，每隔十公

里才停一站。

　　還有一站就要到無水河了，在梭門甫關，磁浮梭正要開動之際，文祥覺得眼前突然一亮，一個紅色的影像，就像針尖似的，扎

進他的心頭！那種興奮有如從天上懸空而墜的飛瀑，文祥血液沸騰！是她！果然是她！還有襯在一旁的那條白褲子！絕對錯不了！

他跳將起來，磁浮梭已經開動了，再一晃，眼前景色又變了！

　　「剛才是什麼站？」文祥一驚！預言正確了！他抓著胡妁問道。

　　「星星驛！」胡妁輕輕地把手抽回來，她不瞭解文祥怎麼會這麼激動，關切地說：「坐下吧！你看到什麼了？」

　　「妳說對了！我看到她了！但是只看到一眼！」文祥坐了下來，對胡妁說。

　　「可能是心理作用，你知道，人往往把心裡想的，當做親眼看到的。」

　　「不！我真看到她了，還有她的同伴！」文祥惶急地說。

　　「好吧！就算我猜對了，那也只是湊巧，在機率上說……」
　　「不管是不是湊巧，妳剛才只說了無妄之災的內卦，也就是說今天的事。以後呢？是不是以後有災禍？」文祥急得站了起來，

眼中似要冒出火花。

　　胡妁和文祥雖然只是初識，但經過這兩天的交往，已經知道他是個穩定、心理沒有障礙的人。不料這一刻居然如此浮躁，為什

麼呢？難道先前只是假象？可是電腦當局那麼器重他，活佛、尊者也親自渡化，怎麼會是這樣一個人呢？

　　胡妁仔細地觀察文祥，發現他面色紅潤，嘴角還出現點點紅斑。她心知有異，立刻聯想到她所做的研究，便馬上扶他坐下，提

高音量問道：「文祥！文祥！你是不是覺得心裡很慌？」

　　文祥不僅覺得心慌，而且有些昏亂，胡妁見情況不妙，對電腦說：「文祥可能是中了火星病毒，請趕快替他檢查！」

　　胡妁的電腦在她耳中說：「我們給文祥驗血的結果，的確有些讀數不正常，可是這不能算是病，他只是雄性荷爾蒙讀數太高

了。」

　　胡妁不相信，她說：「不可能，我瞭解雄性荷爾蒙的作用！麻煩你們再作血清分離式的交叉檢查，我認為是一種病毒式的情緒

感染！你們不相信可以查二十世紀的生化武器資料。我記得有一種ｓｇ編號的情緒病毒，能瓦解士兵的鬥志，而且會在黏膜附近產

生病變，很像他目前的情況。」

　　正說著，文祥搖搖晃晃地又站了起來，恍恍惚惚地走向門口，突然昏倒在地。

　　胡妁急著將文祥扶起，又對電腦大叫：「還不快想辦法！」

　　電腦對胡妁說：「他的病毒分裂得太快了，一般『減數分裂』速度最快的不過兩秒，而他體內的病毒，竟然高達每秒三十次！

這種情況我們從來沒有碰到過！放心，我們已請藏醫前來支援。」

　　就在此時，突然聽得一聲洪亮的「阿彌陀佛」，一位紅衣喇嘛已在車廂內。梭內的十來位乘客，一見喇嘛憑空現身，急忙離座

下跪磕頭。

　　「阿彌陀佛！」那喇嘛合十還禮，並對眾人道：「諸位檀越，委屈一下，請移步到隔壁梭廂，這裡發現傳染性病毒，現場必須

封鎖。」

　　大家聽了，一一躬身退出，轉眼之間，車廂內只剩下三個人。

　　那喇嘛說：「老衲計美旺布，教主屬下第八護法，奉教主之命，來探視文祥施主的病況。請讓他平躺在地上，待老衲醫治。」

　　胡妁忙讓文祥平躺下來，並叩頭作禮，然後退到一旁。計美旺布趺坐在文祥身邊，全神貫注，雙掌前伸。不久，他額間見汗，

頭頂霧氣蒸騰。而躺在地上的文祥，卻如同死去一般，一點反應都沒有。

　　這樣過了有一刻光景，計美旺布疲倦地睜開眼睛，搖搖頭說：「文施主的情況嚴重，老衲一人對付不了，此梭即將到站，還是

與老衲同回寺裡治療吧！」說罷，計美旺布一揮袖，一陣光華閃過，胡妁只覺身體一震，定睛一看，人已在一陰暗矮小的房間中。

　　室內有一個平台，文祥平躺在上面，除了三人以外，又多了一位喇嘛。

　　「胡施主辛苦了，老衲米拉日巴，前日曾在教主座前會過。」那喇嘛對胡妁施了一個問訊，胡妁急忙撲地跪倒，叩頭致禮。米

拉日巴扶起胡妁，繼續說：「文施主病得蹊蹺，以傳統密宗的說法，應是中了毒咒！只是這施咒者功力甚高，尚請施主將今天的遭

遇，詳細告知，以便診斷。」

　　胡妁便從早上開始說起，直到在風火洞中，白衣長老與文祥對話的那一段。米拉日巴一直凝神傾聽，這時突然打斷胡妁，問：

「你記不記得他說話時，兩隻手在做什麼？」

　　胡妁想了又想，當時好像根本沒有注意到，只得說：「不記得！」

　　米拉日巴又問：「他的手放在什麼地方呢？」

　　胡妁還是不記得，突然她想起一點，白衣長老全身都裹在衣袍內，根本看不見手，連忙說：「他穿著連帽長袍，看不見手。」

　　米拉日巴回頭對計美旺布說：「這可能是六世紀時，拜占庭修士的『念力咒』，這種咒語不需要打手印。果真如此，那就麻煩

了。」



　　計美旺布也憂慮地說：「明天就是會期了，今天要是破不了他們，明天會場上成千上百的來賓，萬一他們施咒，怎麼得了？」

　　米拉日巴沒有回答，在室中來回踱步，只見他又搖搖頭說：「不通！不通！」

　　計美旺布問：「什麼不通？」

　　「如果那位白衣長老已經決定要殺害文祥施主，怎麼還給他施咒呢？」米拉日巴自言自語地說。

　　對施咒者而言，咒語其實是一種與電腦溝通的法術口令。在新時代，電腦為了尊重人類文明，尤其是宗教，所有的神通都已註

冊登記，由電腦統一執行。至於咒語能量的大小，則視該宗教所掌握的能量資源而定。

　　換句話說，如果一個宗教組織的信徒多、信仰誠、捐獻豐，則該教的資源必然豐富。紅教在火星上有信徒十萬，每個人都毫無

保留地捐出全部資源。三十年來，紅教累積的能量，已相當於有一億人政府的年均量。

　　基督教信徒雖多，但每個教會各自為政，而且信徒的奉獻比起紅教信徒來，不過是萬分之一。施咒相當於發號施令，地位高、

權力大者，始能施咒，而該教所累積的能量，才是咒語真正力量的來源。設身處地的推測，白衣長老用的是自備的超級電腦，在資

源有限的情形下，不可能浪費在一個他認為必死無疑的人身上。

　　「是不是怕我們可能逃出來？」胡妁問。

　　「不可能！」米拉日巴說：「第一，那裡沒有人逃出來過。第二，萬一你們真的逃脫了，施咒豈非打草驚蛇？再說施咒這種

事，最適宜出其不意的奇襲，如果為了破壞明天的盛會，一定不會這麼早就施展。」

　　「文祥的咒語能不能解呢？」

　　「應該不是問題，我們密宗是以施咒出名的。問題在是誰施的咒，怎樣施咒，我們一定要乘機查個水落石出。明天的盛典上，

絕不能讓人在我們的眼皮底下施咒！」

　　「能不能先把文祥救醒再說呢？」

　　「施主之言差矣！把他的咒語解了，可能就無法查出端倪了。」

　　計美旺布說：「師兄所見雖是，但拖得太久，恐怕對文施主不利。」

　　「他只是一個人，多數人的安危才重要！」

　　「先將他救醒，說不定他知道是誰下的咒。」

　　「師弟，你不是不知道，這咒語一解，施咒者就永遠查不出來了！」

　　胡妁心急如焚，又仔細回想一遍當時的情景，突然想到珍妮丟臭彈的事，這時也管不了有關無關，開口便說：「信女又記起一

事，珍妮投擲臭彈時，文祥離他們最近，很可能聞到什麼了。」

　　米拉日巴搖頭說：「那最多只是毒氣，而這是咒，不會錯的。妳再想想，從頭到尾，有什麼像是施咒的行為。」

　　「可是信女不知道什麼是施咒的行為呀！」胡妁急得要瘋了。

　　「妳說得有理！施咒有很多方法，暗咒且不說，文施主得到的一定是明咒。明咒最厲害的是念力咒，只要說出來就有效……」
　　「說出來就有效？」

　　「當然還要有施咒的能力。」

　　「什麼樣的人有這種能力呢？」

　　「當然要學習、修煉，最重要的是，心理狀況異於常人。」

　　「那就是……」胡妁欲言又止。
　　「妳不妨說說看，說不定有關係。」

　　「我們還有個同伴，叫李不俗，是我過去的朋友。在分別了數十年後，他突然也到火星了，今天就是他拉我們去的。我記得在

我跳下那個坑洞後，文祥也要跳下來，李不俗好像說『我詛咒你發瘋』！不過他不像會施咒的人。」

　　「他現在人在哪裡？」米拉日巴兩眼一亮，立刻問道。

　　「應該還在家裡！」

　　「來，妳帶我去！」說罷，一道金光閃過，兩人已失去蹤影。

　　計美旺布見二人已離去，便往牆壁一指，壁上即現出一圈約一公尺直徑的圓光，米拉日巴與胡妁的影像就在其內。只見二人向

下一落，已在一個房間內，四顧空無一人，胡妁說：「是九尊者送他回來的，可能又出去了。」

　　米拉日巴兩眼釘著牆角一個米形圖案，說：「這個人來歷頗不簡單，我們居然沒有發覺！」隨即向著計美旺布這邊說：「快報

告活佛，有了狀況！」

　　計美旺布立刻走到屋外，一按身邊的移位鈕，面前景象立變，人已經到了大經堂底層。堂前有兩位喇嘛端坐在地，他合十作禮

說：「麻煩通報，計美旺布求見教主。」

　　兩位喇嘛略一點頭，身後大門洞開，計美旺布躬身而入。經堂正中供奉一尊三點九米高的釋迦牟尼佛石塑。兩旁各是一排約一

人高的經架，架上擺滿精美的貝葉經卷。四壁為壁畫，多是描述紅教移民極樂世界，興建金頂寺，以及火星上喇嘛、教徒等宗教生

活的傳奇。計美旺布先至佛前頂禮膜拜，起身繞過那四人合抱的巨柱，向右轉進，教主正趺坐蓮座上，左右各有一位尊者相伴。

　　計美旺布行禮畢，退在一旁，躬身道：「七師兄發現席克人行蹤，敬請裁示。」

　　教主聞言，瞑目端坐，半晌才說：「彼等不足道介，席克之四大法王有兩位在此，但彼等主要目的不在這次法會。偷渡客日益

猖獗，在電腦問題未解決前，其勢難以阻止。」說畢，又掐指算了一會，對計美旺布說：「我已將文祥那孩子的咒語解了，你且去

罷！不過，他心神受創甚重，三日之內，不可再動情緒！」

　　這時，米拉日巴也已將情況查明，與計美旺布前後腳回到了房中。

　　文祥緩緩地醒過來，發現自己躺在平台上。剛要翻身坐起，只見光華閃動，兩位喇嘛與胡妁已出現眼前。

　　胡妁見文祥已經醒了，連忙問道：「怎麼樣？有什麼感覺？」

　　文祥怔怔地問：「這是哪裡？我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　　胡妁說：「你剛才在梭中病倒了，兩位尊者把你救來的。」

　　文祥詫道：「我病倒了？我只是頭昏了一下！」

　　米拉日巴又過來檢查了一下，說：「不錯，是念力咒！」

　　計美旺布問：「師兄有何高見？」

　　米拉日巴說：「我已著人前去追捕此人，稍後便有消息，據我判斷，此人並非存心施咒，但因一時情急，故念力加倍。目前所

不解者，為何文施主到梭中始發作？」

　　計美旺布便問胡妁：「文施主在梭中是怎麼發作的？」

　　胡妁說：「我們正在討論……」她略一停頓，又改口說：「我記得他說看到一個人，正是他心中想見的人……」
　　計美旺布問：「是不是女性？」

　　胡妁點點頭。

　　計美旺布一拍手，說：「師兄說對了，是念力咒！因咒他『發瘋』，因此一有情緒上的任何變化，電腦的生理訊息就會促使內

分泌加倍排送。」



　　四人正在討論時，門口一位喇嘛已將李不俗帶了進來。米拉日巴一揮手，那喇嘛合十躬身退出，只留下李不俗驚懼不已地呆立

在門口。

　　李不俗望望四人，問胡妁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　　胡妁想不到他竟然敢施咒，不由得怒火中燒：「你不是說活佛該去見你嗎？」

　　李不俗哭笑不得，說：「妁妹，那是開玩笑的。」

　　胡妁說：「我問你，你從哪裡學會施咒的？」

　　李不俗嚇了一跳，不由得往後退步了一步：「施咒？妳說什麼？」

　　胡妁說：「你不用賴，尊者把來龍去脈都調查清楚了！」

　　李不俗急著說：「妳別冤枉我！我不會施咒！」

　　米拉日巴一言不發，手一指，面前的圓光出現了一個中東風情的小城。李不俗圍著頭布，穿著白色長袍，正走向一個馬廄。畫

面右下方標示著：二○三五年，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四十六分。
　　李不俗抗聲道：「難道這就是學習施咒嗎？」

　　米拉日巴說：「不是，這卻是到米亞山的唯一通道，你能否認去過嗎？」

　　李不俗辯道：「就算我去過又怎樣？我不能自由出入嗎？」

　　那畫面一直沒有變化，等李不俗再度出現時，服飾已有了變化。長袍由白變黑，腰上還繫著一把短劍。上面的時間已是二○四
六年，二月十日下午四時二十分。

　　米拉日巴說：「這段影像是十年之後，你能否認嗎？」電腦對每一個人的行蹤都有完整的記錄，但僅限於公共場所。這些記錄

僅供犯罪作證之用，貯存時一律採用圖形編碼，需要的記憶空間不大，資料可以長期保存。

　　李不俗心裡突突直跳，瞠目結舌地對米拉日巴說：「我……我經常在那裡出入，這又錯了嗎？」
　　米拉日巴說：「錯了，錯在你撒了謊。」

　　李不俗慌了：「我沒有說謊呀！」

　　米拉日巴說：「電腦的測謊指數是三十四，你的心跳超過一百，汗腺張開率達到百分之九十，腎上腺超過正常四倍！難道你在

席克派下十年，連心律控制都沒有學會？」

　　李不俗這才知道不能抵賴了，立刻跪倒在地，叩頭哭道：「我不是有意的！請佛爺們高抬貴手！大發慈悲！」

　　米拉日巴把李不俗拉起來，對他說：「我不怪你，只要你說實話就好。」

　　李不俗說：「我原先只是想要追求人生真理，我去過印度、斯里蘭卡、西藏，也去過麥加，去過迦薩走廊。總之，我希望找到

人生的方向。」

　　米拉日巴說：「這一點我們很清楚，只是你錯在把神通當作真理。」

　　李不俗說：「如果沒有神通，又怎能證明是真理呢？」

　　米拉日巴說：「你該用心，而不是用眼。這點以後再說罷，於是你投奔席克教。」

　　李不俗說：「是的，他們保證，說我一定能學會神通。但是不久我就發現，就算他們真有神通，也不肯傳授給外人。所以我決

定離開，但是他們又不放我走。最後，我不得不逃，逃了不知多少次，偏偏怎麼都逃不出他們的魔掌。就像在地獄中一樣，我度過

了十個非人的年頭。」

　　米拉日巴點點頭說：「這倒很符合席克派的作風，只是你怎麼出來的呢？」

　　李不俗驚懼地環顧左右，說：「這裡說話方便嗎？」

　　米拉日巴說：「在我們這裡，一切都有佛法保障，連電腦通訊都在管制之列。」

　　李不俗這才放心地說：「那我就放心了，因為席克人說，他們已經破解了電腦的控制中心。不但電腦查不出他們的行動，他們

甚至可以控制電腦。」

　　米拉日巴微笑道：「你相信嗎？」

　　李不俗說：「雖然不很相信，但也不是完全不信。他們有位電腦專家名叫摩爾，我見過他好幾次，他本事大極了，要電腦怎

樣，電腦就怎樣。比如說，他說我不在，電腦就認定我不在。不過他們告訴我，說穿了那套黑衣服，電腦就錄不到影像，可是剛才

那段錄影又證明了他們騙人……我也不知道該不該相信？」
　　這時，米拉日巴好像在和誰通話一樣，只見他嘴皮時張時合，但卻沒有出聲。這是紅教的多種神通之一，是一種微波傳音，藉

定向微波為載波，將嘴皮的動作與空氣的氣流轉換為通訊碼，經過交換機，傳輸到對話者的電腦中。

　　米拉日巴通話完畢，便對李不俗道：「你看看下面這段圓光吧，不是電腦當局不知道他們的行蹤，而是電腦遵循人類公約，在

沒有犯罪之前，不能採取任何行動，包括調查在內。但是我們紅教不受這種限制，所以我可以用本教的圓光讓你看看！」

　　米拉日巴說完，仍是用手一指，面前出現一圈拳頭大小的三色佛光，漸漸向外擴張，直到一公尺見方才停止。那三色光有如飆

輪疾轉，幻化出眩目的七彩。突然間彩光盡斂，一幅街景躍出畫面。

　　那是一個體格壯碩的中年人，由於他頭上戴著一頂「土星帽」，那圈光環剛好遮住臉龐，看不清是什麼模樣。這時圓光向下

移，鏡頭轉成仰角，只見這人濃眉深鎖，兩眉幾乎成為一字形，鼻成鉤狀，兩頰深陷。

　　李不俗一見，驚叫道：「四法王！」

　　米拉日巴把影像一收，說：「放心，一切都在掌握中，你告訴我，你來火星的任務是什麼，可千萬不要騙我！我只要放出消

息，說你來過這裡，你就完了。」

　　李不俗早已嚇得魂飛天外，結結巴巴地說：「我……我說……其實我的任務並不……不重要，他們一直都不信任我。四法王吩
咐我，只要我在單日下午六時，坐在貴山門前，往左側那個石墩子的浮雕上，吐十泡口……口水就好了。」
　　米拉日巴與計美旺布異口同聲地說：「吐口水？」

　　李不俗反被嚇了一跳，哆嗦著說：「我……知道這不衛生，可是……」
　　兩位尊者對望了一眼，米拉日巴又開始以嘴皮傳聲，與不知什麼人說起話來。文祥與胡妁已經沒有插口的餘地，只感覺到事態

非常嚴重，陰暗的小室中，似乎有一股低氣壓，重重地壓在每個人身上。

　　過了一刻，米拉日巴面色凝重地說：「李施主，謝謝你告訴我們一項重要的情報，足證你說了實話。老實說，任何一種方法都

會有破綻，這件事連本教中知道的人都有限，居然席克人也知道了。這證明了問題非常嚴重，對方的實力不可小覷。」

　　計美旺布插口道：「師兄，這事能說嗎？」

　　米拉日巴點點頭說：「我請示過了，李施主既然相信我們，我們就要相信他。」米拉日巴顯然非常激動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

氣，對李不俗說：「今天你總算給我們解了一個大謎！你大概是兩個月前開始吐口水的吧？」

　　李不俗點點頭，說：「是的。」

　　米拉日巴又問：「你每次都吐足了十口嗎？」

　　李不俗羞愧地說：「有時口水沒有那麼多！」

　　米拉日巴說：「那就對了，單日下午六時，正是我們情報網開啟的時間。而那些口水，想來是為了增加濕度、讓酵母菌大量滋



生，以破壞我們的系統。在本系統設計之初，火星的空氣濕度極低，大氣中水蒸氣幾近於零，極不宜酵母菌的生長。在那種條件

下，設計者沒有考慮到濕度改變的問題，才留下今天這個後遺症。

　　「那個石墩子是我們感應器的轉換中心，設計得堅固異常，但是其中採用了蛋白質半透膜，最怕酵母菌。近來感應器常常出狀

況，後來發現上面生了一些有機的氨基鹽，將電路腐蝕了。剛才，我們根據你的說詞，才發現那個石墩子的薄膜感應裝置已經損壞

了，但又沒有全壞，所傳來的訊息，錯誤率高達百分之四十！」

　　李不俗沒想到闖了這麼大的禍，嚇得心頭直跳，問：「嚴重嗎？」

　　米拉日巴說：「幸而你今天告訴我，否則明天的盛會，將會有大災難。這樣說吧！三位施主算是有功於本教，適才教主有令，

本教將負責三位的安全。由於本教上下都將重新部署，目前人手不足，希望三位在明天以前，暫時不要離開此地，如何？」

　　文祥一直掛心電腦所交付的任務，現在人在寺內，又不能與電腦聯絡，便說：「在下本來奉當局之命，前往無水河的，現在不

知情況如何了？」

　　米拉日巴說：「那件事與剛才所談的有關，目前已經解決了，文施主不需懸心。現在已經八點多了，寺內備有素食，飯後就請

三位在此休息。今夜寺中很不平靜，特遣小組已經進駐，隨時會與文施主保持聯絡。只是電腦在此無用，施主腕上那串念珠，在本

寺中，功能與電腦相似，可以應急。」

　　正在說時，地皮突然一晃，米拉日巴臉色大變，靜靜地觀看了一陣，地下隱隱約約似有隆隆之聲。米拉日巴忙說：「今夜情況

相當嚴峻，所幸一切早有準備，待會不論有何動靜，施主們千萬要量力而行。老衲尚有要事，這就去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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